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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
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及其当代启示

史 澎 海,谢 培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摘 要:冷战爆发后,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美苏冷战的目标之一,而宣传战则是双方实现这一

目标的主要手段。为了有效开展对外宣传战,美苏双方先后创建了专门机构来负责策划、实施、协调和评

估对外宣传战,向对方阵营发起了宣传攻势,试图以此击垮对方,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美苏双方代表的

是两大不同阵营,由于各自的对外宣传战略目标及对外宣传战机制的差异,使得双方的效果大相径庭,导

致双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尽相同。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借助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国内外研究

成果对冷战初期美苏双方对外宣传战进行探讨,可以从宣传战视角洞察美国逐渐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并

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原因,对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面临的国际话语形势具有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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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冷战、冷战宣传与冷战宣传战

冷战、冷战宣传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的冷战宣传战研究

却相对遇冷。据中国知网2021年12月最新主题检索,有“冷战”1600余条,“冷战宣传”80余条,

而“冷战宣传战”则不足30条。就现有文献而言,冷战宣传战研究主题可归纳为五类:一是冷战

期间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宣传战研究;二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宣传战的政策和策略研究;三是冷

战期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宣传战研究,侧重探讨美国对东南亚、远东、中东国家的宣传战;四是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宣传机构及对外宣传战的研究,侧重探讨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美国行动协调

委员会、美国新闻署等的宣传战行动;五是冷战期间苏联对外宣传战的研究,侧重探讨冷战初期

苏联对美国的宣传战以及取得的成效。在上述五类主题中,刘莹露专题研究了冷战前期美国国

际展览会项目的实施及其影响,指出美国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逐步占据上风[1]。
舒建中借助美国政府公开的档案资料研究冷战期间美国宣传战政策功能与实施平台,指出美国

为赢取意识形态话语权而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与苏联开展宣传战[2]。徐卓研究了美国亚洲基

金会在菲律宾的冷战活动[3]。范帆研究了冷战前期美国新闻署对苏联宣传战的缘起、手段以及

取得的成效,总结了对我国新时期对外宣传的启示[4]。张建华指出冷战初期苏联在对内和对外

宣传中将美国塑造为苏联的“敌人形象”,借以激发苏联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反美意识[5]。
从上述成果看,国内研究主要聚焦某一特定主题,目前还缺乏对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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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对比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美苏宣传战的实质缺乏深入探究。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

战为何而起? 美苏如何开展对外宣传战? 二者有何异同? 美苏对外宣传战都取得了何种成效?

目前对于这些问题尚未见到全面回答。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在全球推行霸权

主义。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更是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通过各种手段向我国施压。对此,国内已

有研究指出美国近年来在涉疆、涉港、人权等议题上对我国实施话语“软遏制”,日益表现出“全政

府”取向[6],这给本文提供了启发。

本文依据笔者近年来通过“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FRUS)网站、“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

统”(DDRS)数据库,以及笔者2018年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期间在胡佛研究所档案

馆、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查阅到的档案资料和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

传播学和比较类型学的方法,对冷战初期美苏通过宣传战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专题研究。

本文以下分为美苏对外宣传战的缘起、美苏对外宣传战的比较、美苏对外宣传战对冷战局势发展

的影响以及本研究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启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二、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战的缘起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逐步登上世界霸主宝座。同时,经过二

战洗礼的苏联也迅速崛起,开始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宰者。由于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特别是在意

识形态方面的迥异,美苏两国逐渐由战时同盟走向对抗,继而演化为一场持续近半个多世纪的

冷战。
(一)美苏意识形态冲突与苏联和平宣传攻势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冷战,无论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抛出的“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Doctrine),还是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精心策划出台的被视为“美国全球冷

战蓝图”的第NSC68号文件,都非常清晰地将其界定为“两种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7]。美

国政府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出于政府自身利益考虑,不断在国内制造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

威胁”的紧张气氛,大肆宣扬苏联共产主义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威胁[8]。尽管美国政府不断扩大

宣传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但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的宣传力度仍然强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

自由国家”[9]。随着冷战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会在欠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中激发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起来推翻美国

援助建立的“友好政权”[10]。为此,美国政府与国内各方面迅速达成冷战共识,增加军事预算,在
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以便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包围,同时准备在意识形

态领域与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以此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力量,进而分化瓦解社

会主义阵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确保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的目的。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苏联迅速做出反应。1947年9月25日,主管苏联意识形态

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在首届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指出二

战结束后已经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11],同时强烈谴责了美、英两国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对

苏联的恶意诽谤和讹诈。1948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出台了一份有关文化活动家捍卫和平

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大会的真正目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维
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反复强调要坚决支持其他国家提出的旨在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国内外进步

文化活动家的倡议。会议期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组织机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报道,侧重揭露和抨击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野蛮行径,为反美宣传活动制造声势。苏

联方面认为,美国是反动文化的化身和进步文化活动家的迫害者,而苏联则是进步文化的杰出代

表和进步文化活动家的保护者。对于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CPAD)为代表的苏联对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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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来说,其奉行的政策就是不断寻找美国政治体制、内政外交以及文化中的腐朽所在,并与充

满正能量的苏维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此达到让苏联及西方民众认同苏联所倡导的世界和平,

从而自觉抵制美国所倡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12]。1950年3月1日是苏联反美宣传的一个重

要日子,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出台《关于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措施》的文件,规定了苏联国内各大

宣传媒体开展反美宣传的详细内容,要求苏联各层面的文艺创作部门、协会和个人积极参与反美

宣传作品的策划和制作,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大胆创作揭露美国内政外交真相及暴

露美国社会黑暗面和腐朽制度的宣传作品。这份号称苏联全面反美的纲领性文件,详尽勾勒了

苏联各级宣传部门反美宣传的行动路线图,明确提出诸如“美国文化的腐朽性”“美国教育陷入严

重的危机”“美国的科学研究只为垄断资本服务”等反美宣传主题,还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出版以

《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宣传作品[13]。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策划下,苏联政

府各级宣传机构率先向美国发起了一场以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和平攻势。
(二)美国对苏联和平宣传攻势的反击

面对苏联发起的和平宣传攻势,美国政府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专门负责美国公众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建议杜鲁门总统发起一场针锋相对的宣传反击战,以夺取意

识形态话语权,期望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击败苏联[14]276。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对巴雷特的

建议表示支持。1950年3月22日,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金斯在罗马主持召开大使

会议,专门商讨美国的欧洲外交政策,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得出结论:首先,尽快发起一场声势浩

大的反苏反共运动;其次,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粉碎苏联利用和平运动攫取主动权的企图;第
三,在即将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会议上公开美国的和平原则,以此重新赢得宣传战场

的主动权[14]282。4月20日,杜鲁门总统在首都华盛顿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全体会员发表演讲,

正式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真理运动”(CampaignofTruth)宣传反击战的倡议。杜鲁门总统强

调,苏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向西方世界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和平宣传攻势,目的在于诱惑世界

各国民众信奉共产主义,进而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对外宣传中,苏联极力将自身鼓吹为世界

和平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污蔑为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此损

毁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形象,削弱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最终达到削弱美国全球影响力的

目的。为此,杜鲁门总统明确表示,他已经责令国务卿负责策划制订详尽的国家信息计划,进一

步整合和完善国家新闻和教育服务系统,他强调:“我们务必尽快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

力量吸引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真理运动中来,以便让更多的爱好民主自由的民众能够倾听到来自

我们的和平之声。”[14]304这场演讲明确了“真理运动”的目标: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一个对美国

领导全世界充满信心的舆论环境;第二,向全世界展示美国的积极方面,增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话语权,消除其他国家因苏联宣传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误解和敌视情绪;第三,向全世界表明,

美国渴望世界和平,但同时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击败来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集团的进攻;第四,

通过不断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意志以及鼓励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自由力量团结起来,以便能够

共同消除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造成的影响[15]。“真理运动”提出的这些目标,成为冷战初期美国

对外宣传战的政策指导。“真理运动”表明杜鲁门政府决心调动一切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削弱所谓

苏联共产主义影响的决心,彰显出杜鲁门政府将宣传战的矛头对准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凝聚各方

力量,试图以宣传战为武器来撕裂“铁幕”,将所谓的“真理”和“真相”传播给那里的民众,确立美

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16]。

三、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战的比较

“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来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汇,意思是散布或传播某种思想。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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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代变迁,特别是美苏冷战的爆发,“宣传”被赋予了特定含义。从传播学视角看,冷战初期美

苏通过“宣传”,试图在全球营造一个有利于本方的舆论环境,以改变世界各国民众的思想,使之

向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两国努力将对方塑造成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敌人,将本

方塑造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世界各国的朋友,结果引发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宣传战。宣传战

是冷战初期美苏双方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的主要形式,双方充分利用二战后信息革命创造

的新兴媒体向对方发起宣传攻势。由于美苏两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造成双方在对外宣传

战的机构设置、机制运作等方面各有千秋,最终使双方在对外宣传战中取得的效果各异,从而对

冷战局势的发展和最终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战机构设置的比较

冷战爆发后,美国积极寻求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话语权争

夺。为了有效开展杜鲁门总统倡导的“真理运动”,将所谓“真理”传播到“铁幕”后的民众之中,同
时撒下反抗克里姆林宫的种子,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国务院全面负责对外宣传的协调工作。但

由于美国官僚政治固有的弊端,各部门之间因利益而明争暗斗,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宣传并未取得

预期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杜鲁门总统于1951年6月20日秘密下达《建立心理战略委员会

的指令》,核心内容是“批准和明确在当前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迅速高效地开展和评估国家对外

心理宣传行动。该委员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参与对外宣传的机构和部门的一切资源来确保本

委员会的政策、目标、计划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军事行动计划相匹配”[17],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先后策划制订了一系列对

外宣传战政策文件,以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宣传战计划和项目,实施这些计划和项目的主要

手段就是形式多样的宣传战。

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内部各部门代表各自保守自身利益范围,导致该委员会的宣传战计划

和项目在实施中举步维艰,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在充分调查和评估的基

础上撤销了心理战略委员会,建立“行动协调委员会”(OCB),同时保留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所有宣

传战计划和项目。行动协调委员会极大地提高了以宣传战为主要手段的对外宣传战实施效率,

摆脱了冷战初期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18]。不久,艾森豪威尔下令建立“总统国际信

息行动委员会”(PCIIA)[14]1861-1863和“美国新闻署”(USIA),以加强美国对外宣传攻势。美国新

闻署的职责是利用大众传媒技术手段向全世界民众表明,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奋斗的目标与

他们的各种追求始终是一致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树立美国“世界

领导者”“民主的橱窗”“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形象,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为此,美国将尽

最大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和追求[14]1753-1754。

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宣传战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相比较,苏联在冷战初期也对其宣传机构进

行了整合和改革,在国家层面成立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国家情报局(SIB)、国家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VOKS)、塔斯社(TASS)、国家广播委员会(BA)、国际出版社(MK)、国家贸易联合会

中央理事会国际部(TUCCIO)及其他相关机构。其中,苏联国家情报局、国家对外文化协会和国

际出版社负责海外宣传材料的策划与制作。苏联国家情报局是冷战初期苏联对外宣传战的主要

实施机构,但由于机构过于庞大,人员十分复杂,内部管理混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下令

设立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和研究苏联国家情报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整顿,这一举措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冷战初期苏联对外宣传战的效率[19]。

从美苏对外宣传战机构层面看,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宣传战机构的设置更有针对性,更有利于

对外宣传战计划和项目的策划制订和实施。而苏联仅仅是对二战时期保留下来的对外宣传机构

进行整合和改革,且将其置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之下,加之,缺乏专业人员,机构重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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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政,缺乏协调,其结果使得苏联对外宣传战效率低下,只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苏联才对

其专门负责对外宣传战的苏联国家情报局进行了全面整顿,结果贻误战机,使美国获得了喘息机

会并逐渐扭转了在对外宣传战中的不利局面[20]。
(二)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战机制的比较

为了反击苏联发起的和平宣传攻势,有效开展“真理运动”,将所谓“真理”传播给“铁幕”后及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以树立美国的“世界领导者”“民主的橱窗”“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形
象,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对其对外宣传战机构进行了优化,最终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对外

宣传运作机制。金字塔顶端是美国总统,职责是负责批准美国对外宣传政策、计划和项目,协调

政府各部门在实施对外宣传战计划和项目中因利益纷争而产生的争斗。美国国会负责监督对外

宣传战的实施和拨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讨论和通过对外宣传战的政策计划和项目,并
提交总统批准。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1953年8月被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负责起草对外宣传

战政策文件,策划制订对外宣传战的计划和项目并协调其实施,评估实施效果。在美国心理战略

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中,美国国务院代表负责公开宣传(“白色”宣传),国防部代表负责战时

宣传,中央情报局代表负责隐蔽宣传(“黑色”和“灰色”宣传),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担任军事顾

问。具体的对外宣传战则由美国政府各部门、驻外机构、非政府组织、个人以及雇佣的外国民间

组织和团体承担[21]。美国对外宣传机制的形成和高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冷战初期美国

对外宣传战的效率[22]。

在苏联,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全面负责对外宣传工作,重点是负责策划和监督苏联对外宣

传,具体开展对外宣传活动的则是苏联国家情报局、国家对外文化协会、塔斯社、国家广播委员

会、国际出版社、国家贸易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党政部门、通
讯社、出版机构等。这些部门和机构借助国内大众传播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国主义情怀,并
以此在全球构建以苏联共产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政治文化,树立苏联的世界和平维护者和第三世

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者形象,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全球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及旨在反苏反共

的各种宣传活动。负责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苏联政府各级部门,必须定期详细地向苏共中央宣

传鼓动部汇报对外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直接向

苏共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负责。

从对外宣传战机制层面看,在冷战共识大背景下,美国可以说是全民参与冷战,对外宣传战

机制中不仅包括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而且还包括180多万个非政府组织(不包括未注册登记的

非政府组织)和全国民众,充分彰显了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开

展旨在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反击苏联和平宣传攻势的战略意图和举措。苏联从1948年开始,先
后在全国各地建立1400多座干扰设备来专门干扰“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针

对苏联的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同时在国内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宣传和加强管控。尽管如此,苏
联国内收听“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广播节目的人数每周仍多达3000万人

次[23]。苏联对外宣传战机制运作中往往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为代表的20多个政府部门为

主,对外宣传战往往通过苏共中央的官方传播媒介来开展,国内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极

少,即使有幸参与其中,也是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灵

活性。结果是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无法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对外宣传战之中,没有形成合力应

对来自美国的宣传战攻势。美国政府对本国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则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民众

可以自由聆听来自国外的广播节目。但由于苏联对外宣传战机制在运作中的一些难以克服的体

制弊端,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听到带有俄语口音且充满噪音的“莫斯科电台”广播节目就

立刻关掉收音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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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初期美苏对外宣传战成效的比较

冷战初期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以宣传战为主要形式的冷战,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各自

的预期效果。相比而言,美国在冷战最初阶段的对外宣传战方面取得的效果比苏联稍逊一筹,主
要是因为苏联在对外宣传战方面发起了先发制人的和平宣传攻势,在国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反美宣传,以便在苏联民众中将美国塑造为“敌人形象”,从而赢得了意识形态话语权。

冷战爆发后,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下,苏联率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外和平宣

传攻势。苏联在倡导“和平共处”的同时,将自身标榜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将美国定性

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不久,苏联又在国内开展了旨在将美国塑造为“敌人形象”的反美宣传活

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领全局,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宣传攻势,以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发制人,

取得冷战斗争中的主动地位。在规模空前的反美宣传大背景下,苏联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与普

通民众,自上而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反美的宣传浪潮中。得益于苏联特有的政治环境

以及借助于被政府控制的大众传媒,加上二战时期积累下来的宣传经验,苏联向美国连续发起了

宣传战攻势。这些宣传战攻势,一方面实现了以爱国主义情怀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氛围的营造,

一方面利用大张旗鼓的反美宣传在全世界民众中将美国塑造成一个侵略成性的“敌人形象”。苏

联的反美宣传,在国内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心目中强化了美国的反动、霸权、腐朽、没
落的“敌人形象”,不断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是,在美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的后斯大林时代,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发起大规模的反美宣传战。这主要是因为以电视为主

的现代大众传媒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大众传媒,加之美苏开始和平谈判,苏联国内普通民众与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接触日益增多,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的苏联对外宣传战再也无法取得斯大

林时代的那种效果[25]。总体来说,苏联的反美宣传战主要采取说教式手法,给美国和其他西方

国家贴上“帝国主义”“腐朽、堕落、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种族歧视严重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

会”等标签,参与对外宣传的主要是苏联政府及外围组织的宣传机构,缺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

合作参与,因而效果大打折扣。

美国对苏联和平宣传攻势及反美宣传战进行了有力反击,“真理运动”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取得了后发制人的效果。美国冷战决策者认为,凭借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全民冷战共识,可以

在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强化核威慑的同时,充分发挥宣传战的优势以争夺“苏东”国
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民众,不断向他们灌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及共产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最
终在意识形态领域赢得话语权。尽管“苏东”国家政府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干扰美国的宣传,禁止

本国民众收听来自美国的广播节目,但美国的宣传仍然取得了一定效果,特别是1958年美苏签

订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协议之后,美国对苏联的宣传效果愈加明显,逐渐赢得了意识形态

话语权。首先,美国通过政府部门及数量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对外传播所谓“真理”和“真相”,使“铁幕”后的民众了解外部世界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价值

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26]。其次,美国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削弱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

反美情绪,使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为美国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

形象。事实上,美苏之间的冷战,既是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的争夺,也是对世界各国民

心的争夺。谁夺取了更多民心,谁就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就会取得冷战中的主动地位,为最终赢

得冷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为此,美国冷战决策者紧紧抓住这一点,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先导,

凭借其强大的软实力和战后信息革命带来的新媒体手段,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战,使一些原来

与苏联友好的国家开始倒向美国阵营,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

不妨以1959年7月25日至9月4日美国在苏联莫斯科索科尼克公园举办的国家博览会为

例,说明美国在宣传战中能够取胜的原因。按照1958年美苏签订的交流协议,为了成功举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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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博览会,美国政府不惜拨款360万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原来举办18次博览会的总费用。美

国制订了周密计划,明确博览会的动机是“增加苏联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反击共产主义对美国的

肆意歪曲”,主题是“选择和表达的自由”。美国组织者强调“各种商品和观念的自由流动是美国

文化和经济成就的源泉”,这次博览会将用事实展示“美国是一个进步的和充满活力的、自由的、

极富创造力的、爱好和平的、睦邻友好的国家”[27]。在博览会上,美国组织者将政治民主宣传融

入最吸引眼球的现场实物展示中,其中最吸引苏联民众的是控制随机存取法(RAMAC)电脑展

示,这个庞大的设备由美国商业机械公司设计制造,能够回答涉及各个领域的近4000多个预设

问题,其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美国梦到底是什么?”电脑的问答是:“美国梦是美国人的根本信

仰,这些信仰是指美国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样的国家,所有人都能够通过自我奋斗,让自

己和家人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国人崇尚自由,他们可以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享有普遍的选举权,

崇尚普及教育。”[28]博览会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亲临现场,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起参观了

美国博览会,并就资本主义的优点、两国首脑会谈、国际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在进入现代美国家

庭展览厅时,两位领导人甚至辩论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厨房辩论”,尽管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

意见,但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使美国的莫斯科博览会成为全球热点。美国举办的莫斯科博览

会取得了巨大成功,6周时间里有近300万苏联民众进入3万平方英尺的展厅,惊讶于展台上琳

琅满目的展品,特别是速冻食品、精美的收音机、彩色电视机、照相机、洗衣机等家庭消费品。苏

联严格的审查制度丝毫没有降低苏联民众参观美国博览会的热情,苏联年轻女性争先恐后尝试

美国造型师免费提供的理发、化妆和修剪指甲服务。百事可乐软饮料展台前面更是排起了长龙。

每一位参观者的纪念品袋中都塞满了免费赠送的图书、儿童玩具、塑料餐具和各种甜点。参观过

美国博览会的苏联青年人热烈地议论着美国的流行爵士乐和高保真照片展览,一时之间苏联大

街小巷都在谈论美国博览会,时而还会传来美国流行爵士乐的曲调[29]。美国莫斯科博览会取得

的巨大成功,为美国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宣传战中取得胜利增添了砝码。

与此相比,冷战爆发后,苏联逐步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任何反抗苏联控制的行为都遭

到严酷镇压。斯大林逝世后,美国加强了穿越“铁幕”的宣传战攻势,鼓励东欧国家民众团结起来

摆脱苏联控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美国宣传机器的鼓噪下,波兰波兹南工人的游行

示威和抗议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匈牙利的武装起义接连发生,极大动摇了苏联对这

些国家的控制[30]。上述这一系列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苏联的严酷和粗暴,加上苏联对国内和东欧

民生的不重视,使苏联在冷战宣传战中逐渐失去主动地位。

四、美苏对外宣传战对冷战局势发展的影响

由于美苏两国在政治体制、对外宣传战机构设置、机制运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冷战初期

美苏两国对外宣传战取得了不同效果,影响了冷战局势的发展。

首先,苏联率先发起的和平宣传攻势和反美宣传战,将二战时期的盟国美国树立为社会主义

阵营的“敌人”,加速了美苏两国战时同盟关系的破裂及冷战局面的形成。随着二战硝烟散去,苏
联在打败法西斯“轴心国”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使其在战后能够以全球性大国身份出现在战后

世界舞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地区的军事存

在,使苏联拥有了更多机会在这些地区开展宣传以争夺这一地区的民心。同时,西方国家在战后

开始忽视、排斥苏联,处处对苏联施加压力,这种变化在西方大众传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苏联

宣传部门的决策者们和海外宣传负责人们,将西方大众传媒的行径视为“反动集团”惧怕战后崛

起、日益强大的苏联的必然结果。在苏联看来,西方国家损害苏联在国际上良好形象的企图已取

得一定成效[31]。为了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苏反共宣传,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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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联各级宣传部门对外发起了和平宣传攻势,一方面宣传苏联倡导的和平共处政策,另一方面

系统揭露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将美国塑造为苏联民众的共同“敌人”,将美国社会制度描

绘为罪恶之源。苏联的和平宣传攻势引发了美国对外宣传的强烈反弹,战后日渐式微的美国宣

传机器再次轰鸣起来,成为反苏反共和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第四种武器”,使美

国逐渐摆脱了冷战初期在对外宣传战中的被动局面。

其次,美苏两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双方对外宣传战的效果,对冷战局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在冷战初期的对外宣传战中,美苏两国的政治体制对双方对外宣传战效果产生了不可忽视

的影响。相对来说,苏联对外宣传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缺陷:第一,苏联策划制作的宣传材料

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要使西方国家民众相信一个缺陷明显的体制的优越性,即使采用十分高明

的宣传手段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更何况苏联的宣传工具相对来说又较为落后。苏联的宣传尽

管有为数众多的美国受众,但宣传内容要么脱离实际,要么过于现实,局限于反驳美国的反苏反

共宣传,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吸引力,导致苏联宣传的美国受众不断减少。第二,苏联对外宣传

的根本性缺陷是体制集权主义,这注定了苏联对外宣传的意识形态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
式极端老套,缺乏足够吸引力。第三,苏联社会长期的封闭性及情报收集的低效性,导致苏联在

对外宣传中信息短缺,与对手们相比显得毫无优势,内容单调,效率低下,逐渐落于下风,使冷战

局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而与苏联相比,美国政治体制虽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

端,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各尽其责,心理战略

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新闻署等对外宣传机构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宣传手法,使冷战初期

美国对外宣传战效果明显,逐渐扭转了冷战初期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冷战中的不利局面[32]。

最后,美苏两国对外宣传机制及其运作方式左右了双方对外宣传战的效果,极大影响了冷战

局势的发展。冷战初期,苏联建立了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宣传机构,同时在海外建立了

专门的宣传机构,构成了国内和国外宣传相互配合的宣传机制,但由于苏联政治体制的缺陷,政
府宣传机构过于庞大,内部人员构成复杂,管理水平低下,运作不够顺畅,对外宣传没有取得预期

效果。随着冷战向纵深发展,美国加强了反苏反共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美苏在1958年签署的《美
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议》中的有关条

款,广泛开展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有序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项目,使苏联对

外宣传机制的缺陷日益凸显,最终导致苏联在宣传战中顾此失彼[33]。

另外,冷战初期苏联对外宣传战不仅在素材和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而且在决策方面也不如

美国。冷战爆发后,美国决策者迅速调整对外宣传政策,创建了适合冷战需要的对外宣传组织机

构,优化了美国对外宣传机制,使其能够适合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需要,有效支持了美

国通过宣传战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使冷战局势逐渐朝着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阵营的方向发展。

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实质上是一场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美国能够

逐渐取得主动并赢得胜利,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美国拥有完善的对外宣传决策、监督机

制,保障了宣传机制的高效运作,美国历届政府都建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对外宣传战的策划、实
施、协调、评估及情报收集、技术和政策指导。第二,美国建立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

合作机制,使对外宣传战成为一场冷战共识下的全民参与活动。第三,美国对外宣传决策者和实

施者能够充分利用战后信息革命带来的新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大批现代信息技

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加入美国对外宣传战的策划和实施部门,担任这些部门的高级顾

问,成为对外宣传战的直接参与者,确保了美国对外宣传战的高效性。第四,金字塔式的对外宣

传运作机制极具弹性,美国政府各部门以及驻海外宣传人员均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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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国家对外宣传政策的前提下灵活开展对外宣传战,确保了美国对外

宣传战的有效性。第五,美苏双方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人心所向、民众认知水平等差

异,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而日渐彰显,最终成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而苏联最终败北的主要因素。

五、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启示

对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进行比较研究,洞察美国后来居上取得主动地位并逐渐赢得意识形

态话语权的策略和手法,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化软实力日益凸显的新时代,必须正确处理文化之

间的冲突,尤其是要“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提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敏锐性和自觉

性”[34],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管住“刀把子、枪杆子、印把

子、笔杆子、钱袋子”的极端重要性,其中“笔杆子”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2019年初,习近平

总书记就列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个领域的重大风

险,处于前列的就是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35]。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作出了坚定维护国家

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决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

有论者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积极应对西方的“六化”攻势:“所谓‘六化’分别指‘分化’
‘西化’‘丑化’‘腐化’‘淡化’‘溶化’。‘分化’是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分裂我国人民之间

的团结统一,培植一个为之服务的阶层和代言人。‘西化’是西方敌对势力用他们经济、政治价值

观模式和腐朽的意识形态占领与改造我国的根本制度。‘丑化’包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丑化和对

我国人民、领导干部的丑化。‘腐化’主要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

腐蚀我们的领导干部。‘淡化’主要针对人民群众,淡化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民众对政

治不关心、不参与。‘溶化’是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溶液化,从而达到意识形态

领域的非马克思主义化。”[4]118这里的“六化”,也正是冷战初期美国所采取的宣传战方式,是西方

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重温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有助于我们提高警

惕,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巨大挑战。
(二)在新时代我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要不断加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

“冷战”结束,“后冷战”到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新时代我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

下,意识形态斗争十分鲜明突出地体现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全面

获得并认知有关中国的正确信息。因此,必须不断加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形成立体化、多样化

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让全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形成对中国的正确认知。

目前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设立了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一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对

外宣传工作之中,在思想理论、宣传舆论、新闻舆情、文化建设、文明创建、互联网信息、普法教育

宣传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对外宣传工作,形成了发展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

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

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

进。”[36]我国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要开阔思路,持续创新,立体多维,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
分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主导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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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不断改进对外宣传手法,转换话语方式,让全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能够顺利接受

中国声音,能够准确理解中国声音。在充分利用现有海外宣传平台的同时,不断挖掘新的对外宣

传渠道,要让其他国家听到中国声音;不断强化网络宣传建设,利用好网络,不断加强对网络的管

控,确保网络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快速干线。学术界也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技术细节和表现方

式的研究,助推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更好效果。在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比如通过对习

近平著作翻译的研究来探讨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37],又如通过对文旅外宣译介的研究来宣传中

国文化魅力与建设成就[38],都是强化对外宣传的良好方式。还要加强对中外不同文化心理和表

达方式的研究,如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语言特征[39]等,使对外宣传的表达能够精准到位。
(三)在新时代外交格局下,不断加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21世纪以来,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也不断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日益提高。在这一大背景下,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对外交

流,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发展

道路、价值观、内外政策的全面了解,树立我国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

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40]

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特别是在联合国这一舞台上体现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

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发挥我国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作用,积极维护世界和平。要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明确我国的立场和观点,坚决反对美国

霸权主义和“软遏制”。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对我国施行“西化”和
“分化”战略的主要武器,每年都要出台所谓人权报告“白皮书”,借助人权问题歪曲和抹黑中国国

际形象,挑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最近,美国拜登政府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打着所谓“人权”旗号,公然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实现“以疆制华”图谋。在一些重

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上的对外宣传,是我国开展对外宣传的重点所在,处理好了这些问题,就是处

理好了对外宣传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热点问题上,要全民积极参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形

成合力,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攻击以有力的还击。在对外宣传内容上,还要重点突

出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让全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

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的朋友,不断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软遏制”。
(四)以史为鉴,积极应对美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图谋

冷战初期开始的美苏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宣传战,最终以美国实现对苏联的“和平演变”

而告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思维,动辄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甚

至武装入侵,还将“和平演变”的目标瞄准崛起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事实证明,通过强化“地
理认知与国家认同”[41]来维护其霸权地位,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惯用手段。通过涉疆、涉港、

人权等问题制造事端,是美国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惯用伎俩。有学者指出,美国的涉疆话语,“以价

值观渗透为目的的霸权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工具属性”,“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带有鲜

明的政治表征性与权力属性”[42];美国的涉港话语,“将香港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棋子,在香港强

推所谓‘人权外交’和港版‘颜色革命’,并以此对华施压、遏制中国”[43]。将意识形态攻击融入外

交事务的极端做法,目的在于“以疆乱华”“以港遏华”,尤其是以“人权议题”进而“干扰我国外部

发展环境、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削弱中国国际话语权”[44],不外乎是给中国贴上黑标签,对中国

搞污名化,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暗中支持一些国家与中国搞摩擦,试图在道义上抹黑中国,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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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从国际产业链中剥离出去。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并没有以民主或人权为标准,而
是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标准”[45],美国试图塑造和继续主导新世纪的国际贸易规则,延续二战以

来美国确立的超级大国地位,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继续充当世界警察。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

西方国家的战略图谋,我们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不仅要识破其阴谋,而且要努力做好意识形态

工作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主动出击并以此化解来自外部的宣传攻势,让中国的声音更加响

亮,让中国的故事更具吸引力,确保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顺利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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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S.-SovietPropagandaWarfareinEarlyColdWar:
TheFightforDiscoursePowerofIdeologyandItsContemporaryRevelation

SHIPenghai,XIEPei
(SchoolofForeignStudies,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64,China)

Abstract:DuringtheColdWarperiod,togetthediscoursepowerofideologybecameoneofthegoalsoftheColdWar
betweentheU.S.andtheSovietUnion,andthepropagandawarfarebecametheprincipalmeanstoachievethegoal.In
ordertoimplementthepropagandawarfareefficiently,boththeU.S,andtheSovietUnionestablishedspecializedor-
ganizationstobeinchargeofformulating,implementing,coordinatingandevaluatingthepropagandawarfareabroad,
andlaunchedfiercepropagandacampaignstotheoppositecamp,attemptingtodefeattheopponentandfinallywonthe
discoursepowerofideology.BecausetheU.S.andtheSovietUnionrepresentedthetwomajorcampsandthediffer-
encesbetweentheirpropagandawarfaregoalsandpropagandawarfaremechanisms,theeffectsachievedbybothparties
werequitedifferent,thusleadingtothedifferentdiscoursepowerofideology.Undertheguidanceofthehistoricalma-
terialismandbasedontherecentlydisclosedhistoricalarchivesinthetwocountries,aspecializedresearchonthepropa-
gandawarfarebetweentheU.S.andtheSovietUnionwouldhelpustounderstandtheunderlyingreasonsfortheU.S.
tohavegraduallywonthediscoursepowerofideologyandfinallywontheColdWarfromtheperspectiveofpropaganda
warfare.SucharesearchwouldalsoprovideChinawithsomereferenceandenlightenmentforthepresentideological
workaswellassomeknowledgeoftheinternationaldiscoursesituationthatChinaisnowfacing.
Keywords:theU.S.-Sovietpropagandawarfare;thediscoursepowerofideology;propagandamechanism;propaganda
effects;referencesandrev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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